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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刘庆邦短篇小说选（点评本）》了他的带有名家点评的部分作品结集而成，是一本不错的文集
。
他的的作品主要以写农村和煤矿等题材为主，比较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，有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。
文字细腻、生动，是难得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。
林斤澜、雷达、陈思和、李敬泽、王安忆等名家对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很推崇，对他的很多作品都做过
点评，确为难得的精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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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刘庆邦，当代著名作家，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。

　　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，北京市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
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　　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《红煤》《遍地月光》等七部，另有《走
窑汉》《梅妞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等中短篇小说、散文集三十余种，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
系列小说。

　　短篇小说《鞋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中篇小说《神木》《哑炮》先后获第二届、第四届老舍文学奖。
《到城里去》《红煤》分别获第四届和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。
另获《北京文学》奖七度，《小说选刊》奖三度，《人民文学》奖二度，《十月》文学奖三度，《小
说月报》百花奖五度等。
根据其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。
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。

　　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、意等国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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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鞋　　刘庆邦　　有个姑娘叫守明，十八岁那年就订了亲。
姑娘家一订亲，就算有了未婚夫，找到了婆家。
未婚夫这个说法守明还不习惯，她觉得有些陌生，有些重大，让人害羞，还让人害怕。
她在心里把未婚夫称作那个人，或遵从当地的传统叫法，把未婚夫称为哪哪庄的。
那个人的庄子离他们的庄子不远，从那个人的庄子出来，跨过一座高桥，往南一拐，再走过一座平桥
，就到了她们庄。
两个村庄同属一个大队，大队部设在她们庄。
　　那个人家里托媒人把订亲的彩礼送来了，是几块做衣服的布料，有灯草绒、春风呢、蓝卡其、月
白府绸，还有一块石榴红的大方巾。
那时他们那里还很穷，不兴买成衣，这几样东西就是最好的。
听说媒人来过彩礼，守明吓得赶紧躲进里间屋去了，手捂胸口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母亲替女儿把东西收下了。
母亲倒不客气。
　　媒人一走，母亲就把那包用红方巾包着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端给了女儿，母亲眼睛弯弯的，饱含着
掩饰不住的笑意，说：&ldquo;给，你婆家给你的东西。
&rdquo;　　对于婆家这两个字眼儿，守明听来也很生分，特别是经母亲那么一说，她觉得有些把她推
出去不管的味道，她撒娇中带点抗议地叫了一长声妈，说：&ldquo;谁要他的东西，我不要！
&rdquo;　　母亲说：&ldquo;不要好呀，你不要我要，我留着给你妹妹做嫁妆。
&rdquo;　　守明的妹妹也在家，她上来就叫出了那个人的名字，说她才不要那个人的破东西呢，她要
把那个人的东西退回去，就说姐嫌礼轻，要送就重重地来。
　　&ldquo;再胡说我撕你的嘴！
&rdquo;守明这才把东西从母亲手里接过来了。
她有些生妹妹的气。
生气不是因为妹妹说的礼轻礼重的话，而是妹妹叫了那个人的名字。
那名字在她心里藏着，她小心翼翼，自己从来舍不得叫。
妹妹不知从哪里听说的，没大没小，无尊无重，张口就叫出来了。
仿佛那个名字已与她的心有了某种连结，妹妹猛丁一叫，带动得她的心疼了一下。
她想训妹妹一顿，让妹妹记住那个名字不是哪个小丫头片子都能随便叫的。
想到妹妹是个心直口快的，说话从来没遮拦，说不定又会说出什么造次话来，就忍住了。
　　守明正把东西往自己的木箱里放，妹妹跟过来了，要看看包里都是什么好东西。
　　姐姐对她当然没有好气，她说：&ldquo;哪有好东西，都是破东西。
&rdquo;　　妹妹嘻皮笑脸，说刚才是跟姐姐说着玩呢。
向姐姐伸出了手。
　　守明像是捍卫什么似的，坚决不让妹妹看，连碰都不让妹妹碰，她把包袱放进箱子，啪嗒就锁上
了。
　　妹妹被闪了手，觉得面子也闪了，脸上有些下不来，她翻下脸子，把姐姐一指说：&ldquo;你走吧
，我看你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了！
&rdquo;　　&ldquo;我走不走你说了不算，你走我还不走呢。
&rdquo;　　&ldquo;谁要走谁不是人！
&rdquo;　　母亲过来把姐妹俩劝开了。
母亲说：&ldquo;当闺女的哪个不是嘴硬，到时候就由心不由嘴了。
&rdquo;　　家里只有守明一个人时，守明才关了门，把彩礼包儿拿出来了。
她一块一块地把布页子揭开，轻轻抚抚摸摸，放在鼻子上闻闻，然后提住布块两角围在身上比划，看
看哪块布适合做裤子，哪块布做上衣才漂亮。
她把那块石榴红的方巾也顶在头上了，对着镜子左照右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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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脸早变得红通通的，很像刚下花轿的新娘子。
想到新娘子，她把眉头一皱，小嘴儿一咕嘟，做出一副不甚情愿的样子。
觉得这样子不太好看，她就展开眉梢儿，耸起小鼻子，轻轻微笑了。
她对自己说：&ldquo;你不用笑，你快成人家的人了。
&rdquo;说了这句，不知为何，她叹了一口气，鼻子也酸酸的。
　　有来无往不成礼，按当地的规矩，守明该给那个人做一双鞋了。
这对守明来说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平生第一次为那个将要与她过一辈子的男人做鞋，这似乎是一
个仪式，也是一个关口，人家男方不光通过你献上的鞋来检验你女红的优劣，还要从鞋上揣测你的态
度，看看你对人家有多深的情义。
画人难画手，穿戴上鞋最难做。
从纳底，做帮儿，到缝合，需要几就节儿，哪个环节就不对了，错了针线，鞋就立不起来，拿不出手
。
给未婚夫的第一双鞋，必须由未婚妻亲手来做，任何人不得代替，一针一线都不能动。
让别人代做是犯忌的，它暗示着对男人的不贞，对今后日子的预兆是不吉祥的。
为这第一双鞋，难坏当地多少女儿家啊！
有那手拙的闺女，把鞋拆了哭，哭了拆，鞋没做成，流下的眼泪差不多能装一鞋壳儿。
做鞋守明是不怕的，她给自己做过鞋，也给父亲和小弟做过鞋，相信自己能给那个人把第一双鞋做合
脚。
在给父亲和小弟做鞋时，她就提前想到了今天这一关，暗暗上了几分练习的心，如今关口就在眼前，
她的心如箭在弦，当然要全神贯注。
　　守明开始做鞋的筹备工作了。
她到集上买来了乌黑的鞋面布和雪白的鞋底布，一切全要新的，连袼褙和垫底的碎布都是新的，一点
旧的都不许混进来。
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让母亲觉得有些可笑，但母亲不敢笑，母亲怕笑羞了女儿。
母亲悄悄地帮女儿做一些女儿想不到、或想到了不好开口的事情，比如，女儿把做鞋的一应材料都准
备齐了，才想起来还没有那个人的鞋样子。
不论扎花子，描云子，还是做鞋，样子是必需的，没样子就不得分寸，不知大小，便无从下手。
女儿正犯愁，母亲打开一个夹鞋样的书本，把那副样子送到了女儿面前。
原来，母亲事先已托了媒人，从那男孩子姐姐手里把男孩子的鞋样子讨过来了。
女儿不大相信这是真的，但从母亲那肯定的目光里，她感到不用再问，只把鞋样子接过来就是了。
她心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感动，遂低下头，不敢再看母亲。
　　拿到了鞋样子，等于知道了那个人的脚大小。
她把鞋底的样子放在床上，张开指头拃了拃，心中不免吃惊，天哪，那个人人不算大，脚怎么这样大
。
俗话说脚大走四方，要是他四处乱走，剩下她一个人可怎么办。
她想有了，应该在鞋上做些文章，把鞋做得比原鞋样儿稍小些，给他一双小鞋穿，让他的脚疼，走不
成四方。
想到这里，她仿佛已看见那个人穿上了她做的新鞋，那个人由于用力提鞋，脸都憋得红了。
　　她问：&ldquo;穿上合适吗？
&rdquo;　　那个人吭吭吃吃，说合适是合适，就是有点紧，有点夹脚。
　　她做得不动声色，说：&ldquo;那是的，新鞋都紧都夹脚，穿的次数多了就合适了。
&rdquo;　　那个人把新鞋穿了一遭，回来说脚疼。
她准备的还有话，　　说：&ldquo;你疼我也疼。
&rdquo;　　那个人问她哪里疼。
　　她说：&ldquo;我心疼&rdquo;　　那个人就笑了，说：&ldquo;那我给你揉揉吧！
&rdquo;　　她有些护痒似的，赶紧把胸口抱住了。
她抱得动作大了些，把自己从幻想中抱了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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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意识到自己走神走远了，走到了让人脸热心跳的地步，神都回来一会儿了，摸摸脸，脸还火辣辣的
。
　　瞎想归瞎想，在动剪子剪袼褙时，她还是照原样儿一丝不差地剪下来了。
男人靠一双脚立地，脚是受不得委屈的。
　　做鞋的功夫在纳鞋底上，那真称得上千针万线，千花万朵。
在选择鞋底针脚的花型时，她费了一番心思：是梅花型好？
枣花型好？
还是对针子好呢？
她听说了，在此之前，那个人穿的鞋都是他姐姐给做，她姐姐的心灵手巧全大队有名，对别人的针线
活儿一般看不上眼。
待嫁的闺女不怕笨，就怕婆家有个巧手姐。
这个巧手姐给她摊上了。
不用说，等鞋做成，必定是巧手姐先来个百般验看。
她说什么也不能让婆家姐姐挑出毛病来。
守明最后选中了枣花型。
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，四月春深，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，她抬眼就看见了，现成又对景。
枣花单看有些细碎，不起眼，满树看去，才觉繁花如雪。
枣花开时也不争不抢，不独领枝头。
枝头冒出新叶时，花在悄悄孕米。
等树上的新叶浓密如盖，花儿才细纷纷地开了。
人们通常不大注意枣花，是因远远看去显叶不显花，显绿不显白。
白也是绿中白。
可识花莫若蜂，看看花串中间那嗡嗡不绝的蜜蜂就知道了，枣花的美，何其单纯，朴素。
枣花的香，才是真正的醇厚绵长啊！
守明把第一朵枣花&ldquo;搬&rdquo;到鞋底上了。
她来到枣树下，把鞋底的花儿和树上的花儿对照了一下，接着鞋底上就开了第二朵，第三
朵&hellip;&hellip;　　那时生产队里天天有活儿。
守明把鞋底带到地里，趁工间休息时纳上几针。
她怕地里的土会沾到白鞋底上，用拆口罩的细纱布把鞋底包一层，再用手绢包一层，包得很精样，像
是什么心爱的宝贝。
她想到姐妹们和嫂子们会拿做鞋的事打趣她，不知处于何种心理需求，她还是忐忐忑忑地把&ldquo;宝
贝&rdquo;带到地里去了。
那天的活儿是给棉花打疯杈子，刚打一会儿，她的手就被棉花的嫩枝嫩叶染绿了，像扑克牌上大鬼小
鬼的手。
这样的手是万万不敢碰上白鞋底的，若碰上了，鞋底不变成鬼脸才怪。
工间休息时，她来到附近河边，团一块黄泥作皂，把手洗了一遍又一遍。
这还不算，拿起鞋底时，她先把手可能握到的部分用纱布缠上，捏针线的那只手也用手绢缠上，直到
确信自己的手不会把鞋底弄脏，才开始纳了一针。
　　守明是躲到一旁纳的，一个嫂子还是看到了。
底是千层底，封底是白细布，特别是守明那份痴痴迷迷的精心劲儿，一看就不同寻常。
嫂子问她给谁做的鞋。
　　守明低着眉，说：&ldquo;不知道！
&rdquo;　　她一说&ldquo;不知道&rdquo;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一齐围拢来，拿这个将要作新娘子的小姑
娘开玩笑。
有的说，看着跟笏板一样，怎么像个男人鞋呢！
有的问，给你女婿做的吧？
有人知道那个人的名字，干脆把名字指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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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守明还说&ldquo;不知道&rdquo;。
　　她的脸红了，耳朵红了，仿佛连流苏样的剪发也红了。
剪发遮不住她满面的娇羞，却烤得她脑门上出了一层细汗。
她虽然长得结结实实，饱饱满满，身体各处都像一个大姑娘了，可她毕竟才十八岁，这样的玩笑她还
没经过，还不会应付。
她想恼，恼不成。
想笑，又怕把心底的幸福泄露出去，反招人家笑话。
还有她的眼睛，眼睛水汪汪、亮闪闪的，蕴满无边的温存，闪射着青春少女激情的火花，一切都遮掩
不住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后来她双臂一抱，把脸埋在臂弯里了，鞋底也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这样，谁也看不见她的眼睛和她的&ldquo;宝贝&rdquo;了。
　　姐妹们和嫂子说：&ldquo;哟，守明害羞了，害羞了！
&rdquo;　　她们的玩笑还没有完，一个嫂子惊讶地哟了一声，说：&ldquo;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守明
快看，路上过来的那个人是谁？
&rdquo;说着对众人挤眼，让众人配合她。
　　众人说，不巧不成双，真是的呢！
　　守明的脑子这会儿已不会拐弯儿，她心中轰地热了一下，心想，路上过来的那个人一定是她的那
个人，那个人在大队宣传队演过节目，和大队会计又是同学，来大队部走走是可能的。
她仿佛觉得那个人已经到了她眼前，她心头大跳，紧张得很。
别人越是劝她，拉她，让她快看，再不看那人就走过去了，她越是把脸埋得低。
她心里一百个想看，却一眼也不敢看，仿佛不看是真人真事，一看反而会变成假人假事似的。
　　守明的一位堂姐大概也受过类似的蒙蔽，有些看不过，帮守明说了一句话，让守明别上她们的当
。
又说，我守明妹子心实，你们逗她干什么。
　　守明这才敢抬起头来，往地头的大路上迅速瞥了一眼，路上走过来的人倒是有一个，那是一个戴
烂草帽、光脊梁、像吓唬老鸹的谷草人一样的老爷爷，哪里是她日思夜想的那个人。
心说不看，管不住自己，还是想看，一看果然失望。
守明觉得受了欺负，跃起来去和那位始作俑的坏嫂子算账。
那位嫂子早有防备，说着&ldquo;好好，我投降&rdquo;，像兔子一样逃窜了。
　　又开始给棉花打杈子时，守明的心里像是生了杈子，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。
河那边就是那个庄子的地，地尽头那绿苍苍的一片，就是那个庄子，她的那个人就住在那个庄子里。
也许过个一年半载，她就过桥去了，在那边的地里干活，在那个不知多深多浅的庄子里住，那时候，
她就不是姑娘家了。
至于是什么，她还不敢往深里去想。
只想一点点开头，她就愁得不行，心里就软得不行。
棉花地里陡然飞起一只鸟，她打着眼罩子，目光不舍地把鸟追着，眼看着那只鸟飞过河面河堤，落到
那边的麦子地里去了。
麦子已经泛黄，热熏熏的南风吹过，无边的麦浪连天波涌。
守明漫无目的地望着，不知不觉眼里汪满了泪水。
　　第一次看见那个人是在全大队的社员大会上，那个人在黑压压的会场中念一篇大批判的稿子，她
不记得稿子里说的是什么，旁边的人打听那个人是哪庄的，叫什么名字，她却记住了。
那个人头发毛毛的，唇上光光的，不像个成年人，像个刚毕业的中学生。
她当时想，这个男孩子，年纪不大，胆子可够大的，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念那么长一大篇话，要是她，
几个人抬她，她也不敢站起来。
就算能站起来，她也张不开嘴。
再次看见那个人是大队宣传队在她们村演节目的时候，那个人出的节目是二胡独奏，拉的是一支诉苦
的曲子，叫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&hellip;&hellip;那个人拉时低着头，塌蒙着眼皮，精神头儿一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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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高，想不到他拉出的曲子那样好听，让人禁不住地眼睛发潮，鼻子发酸。
以后宣传队到别的村演出，到公社去演，他跟别的姐妹搭成帮，都追着去看了。
看到那个人不光会拉二胡，吹笛子，还会演小歌剧和活报剧。
演戏时脸上是化了妆的，穿的衣服也是戏中人的衣服，这让守明觉得那个人有点好看。
要是舞台上有好几个人在演，守明不看别人，专挑那个人看。
她心里觉得和那个人已经有点熟了，她光看人家，不知人家看不看她。
她担心那个人看她时她没有注意到，就不错眼珠地看着那个人的一举一动。
她这个年龄正是心里乱想的年龄，难免七想八想，想着想着，就把自己和那个人联系到一块儿去了。
她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对象，要是没对象的话，不知那个人喜欢什么样的&hellip;&hellip;她突然感到很
自卑，有一次戏没看完就退场了。
在回家的路上她骂了自己，骂完了她又有点可怜自己，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。
　　有一天，家里来个媒人给守明介绍对象，守明正要表示心烦，表示一辈子也不嫁人，一听介绍的
不是别人，正是让她做梦的那个人，她一时浑身冰凉，小脸发白，显得有些傻，不知如何表态。
媒人一走，她心说，我的亲娘哎，这难道是真的吗！
泪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。
母亲以为她对这门亲事不乐意，对她说，心里不愿意就说不愿意，别委屈自己。
守明说：&ldquo;妈，我是舍不得离开您！
&rdquo;　　守明相信慢工出巧匠的话，她纳鞋底纳得不快。
她像是有意拉长做鞋的过程，每一针都慎重斟酌，每一线都一丝不苟。
回到家，她把鞋底放在枕头边，或压在枕头底下，每天睡觉前都纳上几针，看上几遍。
拿起鞋底，她想入非非，老是产生错觉，觉得捧着的不是鞋，而是那个人的脚，她把&ldquo;
脚&rdquo;摸来摸去，揉来揉去，还把&ldquo;脚&rdquo;贴在脸上，心里赞叹：这&ldquo;脚&rdquo;是
我的，这&ldquo;脚&rdquo;真不错啊！
既然得了那个人的&ldquo;脚&rdquo;，就等于得到了那个人的整个身体。
有天晚上，她把&ldquo;那个人的脚&rdquo;搂到怀里去了，搂得紧贴自己的胸口。
不料针还在鞋底上别着，针鼻儿把她的胸口高处扎了一下，几乎扎破了，她说：&ldquo;哟，你的趾甲
盖这么长也不剪剪，扎得人怪痒痒的，来，我给你剪剪吧！
&rdquo;她把针鼻儿顺倒，把&ldquo;脚&rdquo;重新搂在怀里，说：&ldquo;好了，剪完了，睡吧！
&rdquo;她眯缝着眼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心跳，眼皮也弹弹地跳。
点上灯，拿起小镜子照照脸，她吓了一跳，脸红得像发高烧。
她对自己说：&ldquo;守明，好好等着，不许这样，这样不好，让人家笑话！
&rdquo;她自我惩罚似地把自己的脸拍打了一下。
　　媒人递来消息，说那个人要外出当工人。
守明一听有些犯愣，这真应了那句脚大走四方的话。
看来手上的鞋得抓紧做，做成了好赶在那个人外出前送给他。
那个人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还，她一定得送给那个人一点东西，让那个人念着她，记住她。
她没有别的可送，只有这一双鞋。
这双鞋代表她，也代表她的心。
她有点担心，那个人到了外边会不会变心呢？
　　这时妹妹插了一手。
趁守明眼错不见，拿起鞋底纳了几针。
她一眼就发现了，一发现就恼了，她质问妹妹：&ldquo;谁让你动我的东西，你的手怎么这么贱！
&rdquo;她把鞋底往床上一扔，说她不要了，要妹妹赔她。
　　妹妹没见过姐姐这么凶，她吓得不敢承认，说她没动鞋底子，连摸也没摸。
　　&ldquo;还敢嘴硬，看看那上面你的脏爪子印！
&rdquo;她过去一把捉住妹妹的手，捉得狠狠的，拉妹妹去看。
　　妹妹坠着身子使劲往后挣，嚷着坚持说没动，求救似地喊妈，声音里带了哭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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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母亲过来，问她们姐妹俩又怎么了。
　　守明说妹妹把她的鞋底弄脏了。
　　母亲把鞋底看了看，这不是干干净净的嘛！
　　守明说：&ldquo;就脏了，就脏了，反正我不要了，她得赔我，不赔我就不算完！
&rdquo;她觉得母亲在偏袒妹妹，把妹妹的手冲母亲一扔，扔开了。
　　母亲说：&ldquo;不算完怎么了，你还能把她吃了。
你是姐姐，得有个当姐姐的样子。
&rdquo;母亲又吵妹妹：&ldquo;愣在那里干什么，还不下地给我薅草去！
&rdquo;　　妹妹如得了赦令，赶紧走了。
　　守明把母亲偏袒妹妹的事指出来了，说：&ldquo;我看你就是偏向她！
&rdquo;她隐约觉出，母亲开始把她当成人家的人了，这使她伤感顿生。
　　母亲说：&ldquo;你们姐妹都是我亲生亲养，我对哪个都不偏不向。
我看你这闺女越大越不懂事，不像是个有婆家的人。
要是到了婆家，还是这个脾气，说话不照前顾后，张嘴就来，人家怎么容你，你的日子怎么过？
&rdquo;　　母亲的话使守明的想法得到印证，母亲果然把她当成人家的人了，她说：&ldquo;我就是
不懂事&hellip;&hellip;我哪儿也不去，死也要死在家里！
&hellip;&hellip;&rdquo;说着一头扑在床上就哭起来了。
哭着还想到了那个人，那个人要远走，也不来告诉她一声，不知为什么！
这使她伤心伤得更远。
　　母亲坐在床边劝她，说鞋底别说没脏，脏了也不怕，到时用漂白粉擦一遍，再趁邻家在大缸里用
硫磺薰粉条时薰一遍，鞋底保证雪白雪白的，比戏台上粉底朝靴的漆白底都白。
　　守明把母亲的话听到了，也记住了，但她的伤感并不能有所减轻。
　　在一个落雨的日子，守明把鞋做好了，做得底是底帮是帮的，很有鞋样儿。
她把鞋拿在手上近看，靠在窗台上远观，心里还算满意。
　　鞋做成后，守明不大放得住。
那双鞋像是她心中的一团火，她一天不把&ldquo;火&rdquo;送出去，心里就火烧火燎的。
还好，那个人外出的日期定下来了，托媒人传话，向她约会，她正好可以亲手把鞋交给那个人。
　　约会的地点是那座高桥，时间是吃过晚饭之后。
当晚守明没有吃饭，她心跳得吃不下。
等别人吃过晚饭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那天晚上月亮很细，像一支透明的鸽子毛。
星星倒很密，越看越密。
守明心想，一万颗星星也顶不上一颗月亮，要这么多星星有什么用。
地里的庄稼都长出来了，到处像黑树林，有些吓人。
母亲要送她到桥头去。
她不让。
　　守明把一切都想好了，她要让那个人把鞋穿上试一试，那个人若说正好，她就不许他脱下来，让
她穿这双鞋上路&mdash;&mdash;人是你的，鞋就是你的，还脱下来干什么！
临出门，她又改变了主意，觉得只让那个人把鞋穿上试试新就行了，还得让他脱下来，脱下来带走，
保存好，等他回来完婚那一天才能穿。
她要告诉他，在举行婚礼那一天，她若是看不见他穿上她亲手做的这双鞋，她就会生气，吹灭灯以后
也不理他。
当然了，就这个事情守明会征求他的意见，他要是点头同意了，守明就等于得到一个比穿鞋不穿鞋意
义深远得多的重大许诺，她就可以放心地等待他了。
　　守明的设想未能实现，她两次让那个人把鞋试一试，那个人都没试。
第一次，她把鞋递给那个人时，让那个人穿上试试。
那个人对她表示完全信任似地，只是笑了笑，说声谢谢，就把鞋竖着插进上衣口袋里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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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人依着桥上的石栏说了一会儿话，守明抓了一个空子，再次提出让那个人把鞋试一试。
那个人把他的信任说出来了，说不用试，肯定正好。
　　&ldquo;你又没试，怎么知道正好呢？
&rdquo;　　那个人固执得真够可以，说不用试，他也知道正好。
直到那个人说再见，鞋也没试一下。
那个人说再见时，猛地向守明伸出了手，意思要把手握一握。
　　这是守明没有料到的。
他们虽然见过几次面，说过几次话，但从来没有碰过手。
和男人家碰手，这对守明来说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她心头撞了几下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低着头
把手交出去了。
那个人的手温热有力，握得她的手忽地出了一层汗，接着她身上也出汗了。
她抬头看了看，在夜色中，见那个人正眼睛很亮地看着她。
她又把头低下去了。
那个人大概怕她害臊，就把她的手松开了。
　　守明下了桥往回走时，见夹道的高庄稼中间拦着一个黑人影，她大吃一惊，正要折回身去追那个
人，扑进那个人怀里，让她的那个人救她，人影说话了，原来是她母亲。
　　怎么会是母亲呢！
在回家的路上，守明一直没跟母亲说话。
　　后记：我在农村老家时，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。
那个姑娘很精心地给我做了一双鞋。
参加工作后，我把那双鞋带进了城里，先是舍不得穿，想留作美好的纪念。
后来买了运动鞋、皮鞋之后，觉得那双鞋已经过时了，穿不出去了。
第一次回家探亲，我把那双鞋退给了那位姑娘。
那姑娘接过鞋后，眼里一直泪汪汪的。
后来我想到，我一定伤害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心，我辜负了她，一辈子都对不起她。
　　&hellip;&helli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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